期待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现象。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哪个民族、哪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期待心理，只是期待的内容千差万别罢了。长于心理表现的文学作品，必然反映着人类的期待心理。无论是作家笔下的宋江、阿Q，还是民间文学中的孟姜女、祝英台，都有着期待心理。以神话而言，汉族、畲族、裕固族、彝族、瑶族、侗族、佤族、黎族等民族的神话均有期待描写。但相比之下，哈尼族神话对期待的描写要多得多。期待在哈尼族神话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期待的实现与否往往成为人物成功与否的关键。这种现象就是心理分析理论所说的原型，我把它叫做“期待原型”。

一

《砍大树》是哈尼族各个支系都会讲述的神话。一个魔鬼怨恨人类，把拐杖变成一棵大树遮住天光，大地一片黑暗。于是，哈尼族联合汉、彝、傣、苗、瑶等六族去砍这棵遮天大树。奇怪的是，人们砍去的部位等到第二天又长合如初了。一天夜里，傣族汉子无意中听到看树的魔怪讲起砍倒大树的秘密。他按照魔怪所说找来鸡屎并把它抹在斧口上，砍不久，大树倒下，地上又恢复了光明。这是一个与魔鬼斗争的故事，显示出人类征服魔鬼和战胜自然的精神，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但人们取胜的契机全在于魔怪的泄密。是人偷听到了砍树之密，才取得了成功。我们还要注意到得知秘密的偶然性。傣族汉子并没有主动去打探，是魔怪不小心说出秘密来的。这个情节深藏着哈尼族的一种心理：期待。在无计可施之时，期待得到帮助。至于帮助的来源，则缥缈无依。但无论如何，帮助总会出现。这种靠期待得来的帮助使主人公获得成功的故事在哈尼族神话中很多。

《都玛沙莪》讲述神和人的生活。大神烟沙的女儿沙莪来到哈尼山寨与惹威结婚，生活幸福。可烟沙不愿意，他亲自下凡骗回了女儿和外孙。惹威心情忧郁。后来，他从龙王那里得到一个金葫芦，金葫芦给他一粒种子，种子落地长藤，伸上了天。他顺着葫芦藤爬上去，进了天宫。烟沙想弄死惹威，提出比赛：看谁在鼓里耐得住震。赛，惹威必死；不赛，带不走妻子。惹威只好选择比赛。在这生死关头，沙莪给他一根金针和一个鸡蛋。他爬进天鼓，拿出金针在鼓皮上戳了九个洞。这样，烟沙敲断了三捆竹子也无损惹威。待到烟沙进了天鼓，惹威打破鸡蛋堵住针眼。结果，烟沙被震昏在鼓里。就这样，惹威战胜了神王，领回了妻儿。这两段情节都有绝处逢生式的转机。如果没有金葫芦的神功，惹威只能淹没在思念的情思之中；如果没有沙莪的帮助，惹威必然死在神王手下。它不仅说明了人的无奈，而且表明人在无路可走时需要帮助。这又一次证明了作者期待心理的存在。正是期待情结的作用，才创作出来自于非人的帮助及其效果，才有了主人公的命运转机。

哈尼族神话中许多天神断案的故事，也表现出作者的期待心理。哈尼族不愿用武力解决纠纷，又不相信生灵有公心，于是把希望寄托给天神，这就产生了天神断案的故事。相传哈尼族的“六月节”就是天神断案兴起来的。哈尼人烧山开田，致使许多动物失去了家园，它们相约去告状，大神烟沙断案说：哈尼必须每年杀一个男人祭奠死去的动物，动物还可以到哈尼的大田里觅食。从此，哈尼寨子里哭声震天。天神梅烟听到后，下来调查。动物又去闹，梅烟想出打磨秋和高秋以代替杀人祭奠的办法，哄动物说这是他把人吊在半空中打。动物满意了。哈尼人也就兴起了打磨秋和高秋，沿风成俗，形成了六月节。这是典型的神仙断案例。大神烟沙断案不公，哈尼服从；天神梅烟断案虚假，动物也乐意。为什么？这是作者心目中的偶像下的判断。虽然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期待结果，但实现了神话作者的期待愿望。

以上所举的神话都不是纯粹的神话即“关于神的故事”，而是关于人和神包括魔鬼的故事。哈尼族神话的这种形态与其定型时间有关。文字是作品最好的定型物。我们知道，汉族的神话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逐渐定型了。［1］《山海经》里的神话虽然被后人屡次篡改，但人们相信的仍然是《山海经》。哈尼族的神话直到解放后才逐渐定型，　成书则是80年代的事。（注：最初的《哈尼族民间故事》出版于1984年11月。）因为哈尼族没有文字。解放前民间文学不受重视，到了解放后才有人用汉字收集记录。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哈尼族神话一直靠人们口耳相传。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传播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这样，古老的非人的故事流传到后来，渐渐改变了性质，加入了人的成分，纯粹神话变成了“人神之话”。在数千年里经过若干作者的传播改动，期待心理一直保存在哈尼族神话中。这说明期待是哈尼族作者根深蒂固的心理因素即情结。按照弗洛依德的说法，情结总要寻找机会表现出来。而神话正好为作者提供了一种表现的机会。　这样，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哈尼族神话存在着那么多期待描写，为什么哈尼族神话具有期待原型了。

二

为了进一步说明哈尼族神话具有期待原型，不妨把哈尼族神话和汉族神话作一下比较。

说到期待帮助，人们自然会想起《聊斋志异》和《西游记》等神话小说。《聊斋志异》中那些神仙狐怪帮助穷书生过上好日子的故事，完全是作者心灵的幻想。《西游记》中孙悟空无往不胜，并不是他有所向披靡的本领，而是他能够求得各路神仙的帮助。这些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期待心理。作者站在弱者和正义一边，希望强者帮助弱者实现心愿。这些是后起神话，其中熔铸了更多的社会内容，与远古时代人类对世界迷惑不解而创造神话的心理不尽相同。

在远古神话中，神仙和动物帮助人成就事业的作品如《大禹治水》：“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2］“时大禹治水，住山下。大风卒至，岩震谷损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晨、童肆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3］这与哈尼族神话中的神助模式相同。但仔细想来，仍有差别，即大禹自身已神化。而哈尼族神话中的人却不具备神的特点。

人们也会想起《董永与七仙女》和《愚公移山》这类神话。这两则神话讲的都是神助人的故事。《董永与七仙女》宣扬孝道，讲行孝不分贫富，孝行至高能够感动天神，得到帮助；《愚公移山》宣传执着精神，讲不怕困难，执着追求，能够感动上帝，实现愿望。两则神话都渗透着作者的期待心情。这种心情和哈尼族神话作者的心情一致。但就神话的内容而言，又和哈尼族神话有所不同。那就是这两则神话讲的都是天神受到人的感动而主动帮助人。在上节所举的哈尼族神话中，虽然人行的也是善事，但第一并非“感动”天神，第二天神不是主动相助（或者有特殊关系而助）。在那三则神话里，天神的相助情形是：1、人偷听到，2、人去求，3、妻帮夫。这就不能体现出人的精神和行为的伟大力量了。

结论是：哈尼族神话和汉族神话的作者虽然有着大致相同的期待心理，但在作品的具体内容和期待的表现形态上又不相同。

我们再把哈尼族神话和汉族神话在描写同一内容的不同表现情形作一下比较。

哈尼族和汉族都有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神话。但哈尼族神话的兄妹成婚得到了神谕，而汉族神话却没有。这是很不一样的。哈尼族关于兄妹婚的神话有好几种，较为完整的是《兄妹传人》两种和《里斗和里收》。三则神话都讲到洪水滔天，人类被毁灭，只有兄妹俩钻进一个大葫芦里得以生存。他们找不到人烟，想到只能担当起传人烟的重任，又觉得不合情理，于是以物测天意，由于神暗中相助，成婚配兆，最后兄妹成婚，繁衍出人类。这里以《里斗和里收》为例。故事说，洪水退后，他们找不到人类。渐渐地，飞禽走兽多起来，人快灭种了。兄妹有话却说不出口。于是，他们去河里漂树叶，漂到下游，两片叶子重合在一起；他们又到山上滚石头，滚到山脚，两块石头又重合在一起。妹妹再问天神摩咪。摩咪传谕：“你们结成夫妻吧。”于是他们作了夫妻。汉族关于兄妹婚的神话是《伏羲、女娲生人类》。全文如下：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便烟散。”于是烟即合……（《独异志》卷下）

袁珂认为“这段神话记叙非常朴质，却可信为是当时民间所传的神话。”［1］我们看到，女娲兄妹没有象里收兄妹那样在成婚之前请求神谕。至于以物测象，那是古人举行大事之前常做的，虽然人们总希望象呈好兆，但它主要是一种测度，与乞求不同。所以汉族关于兄妹婚的神话并没有期待任何帮助，主人公完全靠自己的决断。

关于取火的故事，哈尼族和汉族都有。哈尼族的神话是《阿扎》。阿扎的父亲为了盗火献出了生命。阿扎从未见过父亲。阿扎长到18岁时，决心“找到阿爸，取回火种”。路上，得到小白鹿和美女的帮助，取到了火种。魔怪发觉，扑向阿扎。阿扎心急，把火种吞进肚里。当魔怪要撕开阿扎的胸膛时，父亲化作一团雾裹着他飞回故乡。阿扎拿出刀，剖开胸膛，掏出火种。于是哈尼族有了火。汉族的神话则简单得多。《管子·轻重戊》说：

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礼含文嘉》云：

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人之意，故为燧人。

前一则讲火是炎帝打燧石而得到的，后一则说火是燧人钻木而得到的。无论钻石还是钻木，都是人凭自己的本领获得的，没有任何外援，也就是说，文中没有隐含作者的期待心理。哈尼族的神话则不然。阿扎能够得到火，是在白鹿、美女、阿爸的帮助下才实现的，其中包含了人的力量弱小，希望得到外援的期待。

射日神话，哈尼族和汉族都有。哈尼族的射日英雄是俄普浦罗。相传在很古的时候，九日并出。万物无法生存。人们去请大力士俄普浦罗。俄普浦罗张弓搭箭，“嗖嗖嗖”射下八个太阳。剩下的一个吓得跑到山背后躲了起来，天地一片漆黑。人们请来黄莺、云雀、画眉来叫，叫不出，最后请出大公鸡才把太阳叫出来。汉族的射日英雄是后羿。《山海经》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淮南子·本经训》叙述更详，此不再引。哈尼族神话和汉族神话虽然讲的都是英雄射日的故事，但在表现角度上是不尽相同的。汉族故事中的后羿是尧派去除害的，羿凭他个人的力量射下多余的太阳，留下一个为人类所用。哈尼族故事中的俄普浦罗则是人们请来的。他能射日除害，却不能解除黑暗。人们又请来雄鸡才把太阳叫出来。可见，同是射日神话，汉族没有期待心理，哈尼族则有。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知道：哈尼族和汉族在表现同一内容的神话中，体现出的心理状态并不相同，汉族神话着重人类自身的力量，哈尼族神话则在表现英雄本质的同时还表现出希望得到他力相助的心理。

汉族还有一些表现英雄气概的神话，如鲁阳公挥戈反日、刑天舞干戚、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是哈尼族神话所没有的。

三

为什么哈尼族作者具有如此强烈的期待心理，以至在神话中表现为期待原型呢？这与哈尼族的苦难历史有关。

哈尼族学者史军超说：“哈尼族是一个悲剧性的民族，哈尼族的历史是一部饱和着辛酸和痛楚的沉重的悲剧史。”［4］“沉重的悲剧史”必然会映现在民族的心理之中，成为一种欲忘不能、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代代相传，永不泯灭。按照容格的心理学理论，情结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聚集而成的一簇心理丛，它们储存在无意识之中，彼此联结，形成一组情感、思想和记忆，一旦需要，又能为意识接受。“当我们说某人具有某种情结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他执意的沉溺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用流行的话来说，他有一种‘瘾’。”［5］哈尼族作家正是有这样一种“瘾”，一种沉浸于痛苦，希望得到帮助的“瘾”，每当他们进行创作之时，这种“瘾”就按捺不住地表现出来，成为作品中的一个醒目的亮点。而且，哈尼族的这种痛苦及“瘾”并不是作家个人的，而是“民族整体的历史悲剧感”它强烈地存在于哈尼族民族整体中，表现在哈尼族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之中。容格又把情结和原型区分开来，认为个人无意识的内容称为情结，“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5］但它们又是紧密相连的：“原型作为核子和中心，发挥着类似磁石的作用，它把与它相关的经验吸引到一起形成一个情结。情结从这些附着的经验中获取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可以进入到意识之中。”期待原型之于哈尼族就起到了“情结的核心”的作用。它把哈尼族有关期待的经验吸引在一起形成一个情结，而后进入意识之中参与创作。这些经验，肯定包括哈尼族得到过的各种帮助，也包括哈尼族以往在幻想中实现的期待。

那么，哈尼族悲剧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从远古开始，哈尼族就经历了各种苦难。这些苦难，有来自自然的，有来自人类的，有内部的，有外部的，粗略说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食物匮乏

哈尼族有记忆的历史是从虎尼虎那开始的。哈尼在虎尼虎那学会了采集野果、狩猎和捞鱼虾。由于人口增多，出现了第一次生存危机——食物匮乏：“从前人见野物就跑，现在野物逃到远方”，“仓里的红米撮一碗少一碗”，“两条大河里的鱼越捞越少”。［6］由于找不到食物，哈尼先祖不得不离开虎尼虎那。这是哈尼族记忆史上的第一次生存危机。其后，哈尼族又因各种危机多次举行了全族大迁徙。可以想象，每次刚迁徙到一个地方时，食物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民以食为天。”食物匮乏必然会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代代相传。

第二、自然灾害

哈尼先祖离开虎尼虎那之后，来到什虽湖边，逐渐学会了饲养动物和种植粮食，过上了美好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一场山火，一场风沙毁坏了他们的美好家园。又一次生存危机威胁着哈尼先祖。与先前的食物匮乏不同，它不是来源的枯绝，而是灾难所至。这在哈尼先祖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哈尼先祖不得不忍痛离开，经过周折，来到了惹罗普楚。在惹罗普楚，哈尼先祖建下寨子，开出秧田，真可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但是，灾难忽又降临：“力气最大的牛吐出白沫，跑得最快的马虚汗流淌，猪耳里流出黑血，狗拖着尾巴发狂，人吃不下饭喝不进水，大人小娃两眼无光。”，这场瘟疫使哈尼族坠入种族毁灭的边缘。对于认识能力极低，医疗极不发达的先民来说，这是多么恐怖的事！在惨遭灭顶之灾时，任何人都会渴望援助的。可那时，有谁会伸出援助之手呢？和所有民族一样，哈尼先民的解决办法是搬迁。

第三、战争失败

在一个叫诺玛阿美的地方，哈尼族与异族腊伯之间爆发了战争，结果哈尼族失败。为了种族的延续，哈尼先祖不得不离开诺玛阿美，迁徙到谷哈。在谷哈，又和蒲尼发生了战争，结果仍然是哈尼失败。这次战败，哈尼族元气大伤，只好分头往南迁徙，进入红河流域，“隐居”于树林密密的哀牢山区，依山建寨，各自为生，再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处于劣势甚至失败中的人，产生出种种得到帮助的想象是正常的心理现象。

第四、迁徙

据考证，哈尼族并不是南方民族。他们的祖先居住在青藏高原，属古羌族，后来才逐渐南迁的。南迁的原因也许较为复杂，但上面所讲的三种艰难困苦是主要而且是直接的：古人处理食物匮乏、自然灾害和战争失败的方法往往是迁徙。哈尼先祖为了保存种族，选择迁徙是对的。但是，举族大迁徙谈何容易！现代人搬一次家都感到很累，更何况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人扶老携幼、背着家当、赶着牲畜，集体行进在“不知明天将是何处”的莽莽大山中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经历了多少困苦、多少磨难、多少惊悸！在那种情形下，期望得到相助或者情况突然变得对已有利决不是疯人的心态。更何况，哈尼族的迁徙并不是一时一地之事，而是历经数十代人，步行数千里的全民大迁徙。在这个过程中，期待作为一种民族情结代代相传，逐渐加强，形成原型是极其可能的。

总之，食物匮乏、自然灾害、民族战争、迁徙是哈尼族苦难历史的主要方面。经历了这些悲剧的民族，必然产生出强烈的期待心理，　并且形成明显的期待原型。产生于这种民族的神话，自然也就呈现出期待原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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